
 

 

八十 

 

你喘息着，一步歇一步，走向冰山，好不艰难。碧绿的冰河阴沉而透明了。冰层下，墨绿

得像翡翠巨大的矿脉。 

你在光洁的冰面上滑行，严塞刺扎你冻得麻木的面颊，刚能觉察的冰花，五颜六色在眼前

闪烁，呵出的水气在眉毛上立即结一层白霜。四下一片凝固了的寂静。 

河床突起，冰川以无法觉察的速度，一年几米，十几米，几十米，一点一点移进。 

你逆冰川而行，像一只快要冻僵了的爬虫。 

前面，阳光照不到阴影里，矗立被风扫荡过的冰的平面。当风暴起来，以每秒百公尺以上

的速度，将这一面面洁净的冰壁全都抛光了。 

你在这冰晶的断墙之间，不动也喘息不已。肺脏有种撕裂的疼痛，脑髓已经凝结，不能再

思考，近乎一片空白，这不就是你寻求达到的境界?像这冰冷雪的世界，只有一些不能确定的

阴影构成的各种模糊的图象，不诉说什么，没有意义，一片死寂。 

每一步你都可能摔倒，摔倒就摔倒了，再挣扎滑着爬行，你手脚早已失去了疼痛的感觉。 

冰层上积雪越来越少，残留在风扫荡不到的某些死角。雪层坚硬，绵软只不过是表象，都

裹在冰晶的硬壳中。 

脚下冰谷里一保秃头鹫鹰在盘旋，除你之外的另一个生命，你也弄不清是不是你的一种印

象，要紧的是你还有视象。 

你回旋而上，在回旋之中，在生死之间，还在挣扎，这么个存在，也就是说，血管里的血

还在流动，这条性命也还没断。 

这巨大的沉寂里，晶铃铃，一个微弱的铃声刚可以捉摸，像冰晶撞击，你以为你听见了。 

冰山颠出现了紫色的云霞，显示风暴正高速在云霞里旋转，边缘缈袅的云翳显示出这风暴

的力度。 

一个越来越分明的铃声唤起了你心底的悸动，你看见一个女人骑在马上，马头同她一起显

露在雪线以上，背后衬着阴森的冰渊。你仿佛还听见马铃伴随的歌声。 

昌都来的那个女人哟， 

头上丝线盘的辫子， 

耳上坠的丝松石耳环， 

手上戴的熠熠闪亮的银手镯， 

袍子上扎的五彩腰带…… 

像是在大雪山海拔五千六百公尺的公路标杆旁你曾经见到过的一个骑马的藏族女人，她朝

你回头一笑，在诱你坠入冰晶的深渊，你当时止不住还朝她走去…… 

都不过是一些追忆，这铃声只固守在你心里，又像是在你脑门上响，肺腑撕裂的痛楚难以

忍受，心脏疯狂搏动，七上八下，脑袋就要炸裂开来。炸裂之时也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之



时，一种无声无息的爆炸。生命是脆弱的，又顽强挣扎，只是本能的固执。 

你睁开眼睛，光芒令你刺痛，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还在爬行，恼人的铃声竟成了遥远的

记忆，一种不甚分明的怀念，如同闪烁的冰花，细碎、飘忽不定，在视网膜上炫耀，你努力

去辨认彩虹的颜色，你颠倒旋转，漂浮着后退，失去了自主的努力，都是从徒然的努力，不

分明的愿望，不肯冥灭，黑森森的空洞，一个骷髅的眼窝，貌似深邃，什么也没有，一个不

和的旋律，分裂开来，轰的一下! 

……从来未有过的明澈，又全部那么清新，你体会到这难以察觉的幽微，一种没有声响的

声音，变得透明，被梳理、过滤、澄清了，你在坠落，坠落之中又飘浮，这般轻松，而且没

有风，没有形体的累赘，情绪也不浮躁，你通体清凉，全身心都在倾听，又全身心都听到了

这无声而充盈的的音乐，你意念中那一缕游丝变细，却越益分明，呈现在眼前，纤细尤如毫

发，又像一线缝隙，缝隙的的尽头就融合在黑暗中，失去了形，弥散开来，变成幽微的毫光，

转而成为无边无际无数的微粒，又将你包容，在这粒粒分明的云翳之中，毫光凝聚，进而游

动，成为如雾一般的星云，还悠悠变幻，逐渐凝为一团幽冥发蓝的太阴，太阳之中的太阴，

变得灰紫，就又弥漫开，中心倒更加凝集，转为暗红，发出紫莹莹的霞光，你闭目，拒绝它

照射，却止不住，心底升起的悸动和期望，黑暗的边沿，你听见了音乐，这有形之声逐渐扩

大，蔓延，一颗颗亮晶晶的声音穿透你的躯体，你无法辩别你自已的方位，这些晶莹透亮的

声音的细粒，四面八方将你全身心浸透，一片正在形成的长音中有个浑厚的中音，你捕捉不

住它的旋律，却感到了声音的厚度，它衔接另一片音响，混合在一起，舒张开来，成了一条

河流，时隐时现，时现时隐，幽蓝的太阳在更加幽冥的太阴里回旋，你凝神屏息，失去了呼

吸，到了生命的末端，声音的波动却一次比一次更有力，涌载你，推向高潮，那纯粹的精神

的高潮，你眼前，心里，不知身居何处的躯体中，幽冥的太阴中的太阳的映象在不断涌进的

持续轰鸣中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扩扩扩张张张张一声炸裂——又绝无声响，你坠入更加

幽深的黑暗，重又感到了心的搏动，分明的肉体的痛楚，这生命之躯对于死亡的恐惧是这样

具体，你这副抛弃不掉的躯体又恢复了知觉。 

黑暗中，房间的角落里，录音机上那排明亮通红的音标上下跳跃。 


